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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树 翼 人
刘诚龙

秋色老梧桐 。 艳阳高照 ，我打一条
小巷走过，头上被砸了一下，轻轻的 ，抬
头望 ，但见高大翠绿的梧桐树上 ，时不
时有一片叶子掉下来 ， 在空中悠然打
转，落地上，翻几翻，停在墙角。 风过来，
吹到脖子上 ，冷了一下后脖颈 ，太阳铺
天盖地照着人间，寒意自何来？ 翻日历，
是立秋了。

人老一只脚， 秋老一片叶。 梧桐满
叶， 经不起几次秋风吹， 延及中秋后不
久，无一叶留枝，梧桐光秃秃的，如一棵
棵站着的木乃伊， 如一排排僵立的兵马
俑。 秋，人称秋杀，秋之至，“草拂之而色
变，木遭之而叶脱”。还没入秋的时节，我
到荷田，便见翠绿的伞一样的荷叶，已感
秋至，一片几片，残花败叶。至秋收，田野
里金黄的稻穗割了，剩下禾蔸，枯色至于
灰褐；那个叫草霸的冬茅草，霸气全无 ，
蔫蔫然，再无活色。

秋之到处，万物凋零乎？ 非也，秋很
深了，我回老家，田间有些肃杀，山上却
仍是青苍 ，那绿或不那么绿油油 ，但仍
绿幽幽。 秋之夜，月照秋林，黛色如许 。
有成语曰 ，远山如黛 ，错了 ，近山才如
黛 ，越近的山 ，越是一团黛绿 ，越远的
山，颜色越淡，淡至于蛾眉一扫。 近山如
黛，远山如眉。

秋色杀不了樟树株树 ，秋色更杀不

了桂花树。 我家种了两棵桂花树 ，一棵
是丹桂，一棵是金桂。 辣椒还在霸蛮开
花，花没夏日张扬了，攒着劲开，是眼珠
子大 ；南瓜藤爬满墙头 ，荷叶大的叶片
缩缩缩，缩成巴掌大，灰色了，火烧了的
纸片一样 ； 与桂花树对立站着的木槿
树，秋色满枝头，干瘪瘪的小棍棍，上面
挂着几片枯叶 ，树尖尖上 ，木槿花不服
秋气，三四朵花耸于枝，也快顶不住了 ，
过些天，会认怂。

桂花树呢 ，枝不改容 ，叶不改色 ，远
远望，黛绿成一团，直立秋风；坐桂花树
下，翠绿成一伞，遮挡秋气。也许，秋之桂
叶，没了春夏之水灵灵，秋之桂叶，却有
了秋冬之坚硬硬，秋风与秋气，不是把桂
叶吹老了，而是把桂叶吹硬了，我用拇指
甲去针刺桂叶，桂叶没事，倒是我指甲软
了，桂叶是革质的 ，挺牛皮呢，足可抵御
秋气，也足可抵御猎猎冬风。

人种桂树，桂树翼人，桂花树也许可
以自顾自参天长，却善解人意，开枝散叶
遮地生。 长到两人高处，主干高举，枝干
斜逸，四四周周均匀开枝，每一条枝干都
是一个美学的架构， 枝干上每一片叶也
都是文学的赋体，枝疏疏长，叶密密生 ；
枝叶之生，都按照规矩，主干负责耸天 ，
次干负责荫地，次干比主干矮两分，次次
干比次干又矮两分，枝干们次第而降，披

挂而下，这就形成了天然绿伞的结构。一
棵桂花树，就是一把天制的大伞，大伞之
下，可以摆椅子，躺平其下，人闲桂花落，
落满鼻周围，围着心脾绕，绕在梦里飞 ；
自然，也可以桂花树下，摆一桌两桌 ，吃
农家菜，喝糯米酒。酒足饭饱，或下个棋，
或读本书，或打回牌，或么子都不做 ，依
然做梦去。

桂花树秋色中给人撑伞，是一把打开
的大伞，它与松树是不太一样的。 松树春
夏秋冬，四季皆绿，其绿不撑伞，雨日与晴
日，都是把伞收拢着；竹子也是，竹子一身
绿，根枝带绿上天，不往四周撒。往四周撒
的，还有樟树，樟树树上长树，枝上长枝，
一棵树散开来，大的有一栋楼堂大，小的
有一间客厅大，为乡亲遮风挡雨。 樟树到
秋，也不服秋风，绿成一片，绿成一团，只
是有些收敛心气，不敢开花。 桂花树不信
秋风冷冽，其色苍绿，绿鬓婆娑 ，其容清
明，天高日净，胆气壮者，秋气里百花皆
杀，桂花树逆秋气而起，迎秋风而开。

我家金桂，比较谦逊，粉黄色小花开
在翠绿的叶下， 偶尔， 可以看到一簇小
花，抻出树叶，金花一串，有如金链；更多
的，是隐在绿叶丛里，不露脸。 搬把藤椅
坐阳台上，俯视桂花树，只见浓绿一团 ，
如倒了一瓶立体的绿颜料。 若非桂花香
气馥郁，扑鼻而来，你不知道桂花树在秋

风里怒放。
丹桂与金桂，心性不一样，丹桂不隐

不藏，我花开了，你秋敢怎么样呢？ 秋风
秋气奈不何丹桂， 丹桂一串串粉红都抻
出头来， 不要革质的绿叶保护， 兀自绽
放。 我们看到的是，一串串粉红，举于一
片片翠绿，一树繁花，满眼惊艳 ，忍看梧
桐成秋鬼，怒向秋风觅春芳。成千上万的
丹桂花，从叶片间举起来，给我的感觉 ，
那真是一个怒字。 是怼秋风不？

丹桂在秋风中怒放着。桂花都小，小
至米大，一朵花是一粒米，桂花小 ，桂花
众，一粒粒米大的桂花，簇成一族 ，在绿
叶之腋生出来 ，不用腋叶 ，它们在一根
小枝上，簇簇生，环环生，生就一串花葫
芦 ，众多花枝 ，生满花串串 ，阵势壮烈 ，
气势壮丽。 小是美的，小而众是壮美的。

与堂客行走秋风山脚， 看到了很多
小草小蔓 ，都在秋风里开花 ，有一种什
么草，开着一朵朵蓝色小花，天蓝色 ，蓝
得纯净可爱 ；有一种小灌木 ，开着白色
的花，棉花白，白得叫人心疼 ；更有一种
蔓草 ，也叫不出名字 ，一蓬蓬草挨挨挤
挤生长，生得一人高，在高处 ，开出一串
白花来，白花不开苞，都敛着花蕊 ，不让
秋杀，一蓬草百十串花，竟也很雄壮。

翻过小山坳，眼见我院我家，鼻比眼
先到，远远地，已闻桂花香。

画中画 何小康 摄

温暖，出现在不经意间
胡倩妮

有几天不去菜场，经过一个肉摊的时候，肉摊老板看见我就说：
“你好久没来了。 ”我则下意识地回道：“是有些天了，最近忙，就没
来。 ”看着摊位上的猪肉，想着要炖个汤喝，就选了一根排骨。 待老板
完成切割、上秤、打包一系列动作后，我付钱离开。 不一会，路过转角
处一个卖鱼的摊贩时，同样的对话又进行了一遍。

我发现，他们在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像天气转凉
时的絮絮暖风。 尽管说的都是客套话，没有特别实际的含义，却让人
生不出一丝厌烦的感觉，有时还会没来由的一暖。 于是，我仿佛就明
白了市井百态、人间烟火的意义。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类似的场景、类似的感觉，生活中时
常遇到。

下了雨，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的时候忘了带伞，于是加快脚步，抱
着头匆匆往返。 路上几个上了年纪的大妈看见了，在后面不住地喊：
“慢点儿，别摔了。 ”明明我跟她们都不认识，但她们话语里的关心似
乎并没有因此打折。

其实，我们稍加留心的话，就连动物、草木给人的感觉也可以是温
暖的。 晨间，看见一只鸟在树上啁啾，叽叽咕咕说着些人听不懂的话。
傍晚，院子里的桂花开了。 从桂花树下经过，簌簌有声，好似在提醒我
们不要只顾着低头赶路，偶尔也应该抬一抬头，留意一下身边的风景。
许是怕声音留不住人，它还学会了“通感”，发出馥郁的芳香，从人的鼻
腔里跑进来，再从眼眸里跑出去，最后转化成一种美好的回忆。

那一刻，美好的感觉油然而生，像是你等待的某个人出现在不经
意间。

这是稻子不是麦
疏泽民

农作物收获季节，一群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乘坐黄色校车，
来到一家名叫“双福”的家庭农场。

农场位于丘陵平冈，有旱地，有园林，有稻田。 在大片金黄色的稻
田边，小朋友如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站在田埂上，一脸新奇地打量
着田里的农作物。 一位老师走进稻田里，拎起一根金黄色的稻穗，指
着上面结的籽粒，问小朋友们这是什么。 小朋友一脸懵懂，脑海里大
约在检索曾经看过的识字卡片、儿童画册和儿童电视节目，歪着脑袋
想了一会，有的摇了摇头，有的轻声回答：麦子。

这下可让老师为难了。 这些小朋友生活在城区，没见过庄稼，没
见过稻子和麦子，手头没有实物作比对，该怎样让孩子们知道这是稻
子而不是麦子呢？

站在田埂上的另一位老师问，你们吃过馒头、吃过米饭吗？ 小朋
友们齐声说吃过。 老师说，好，那老师告诉你们，馒头是小麦做的，米
饭是稻子做的。 接着，老师给孩子们科普了水稻的种植生产知识，科
普了水稻和小麦的生长习性。 在老师的讲解中，小朋友渐渐喜欢上了
稻子，有的还弯下腰，伸手碰了碰垂在田埂边沉甸甸的稻穗。 老师趁
热打铁，继续讲解：对，这就是稻子，去了壳就成了米，可以熬成粥、煮
成饭。 它不是麦子，麦子有芒壳，大家记住了吗？ 孩子们齐声回答：记
住了。

我是从双福家庭农场主、网名“小农女”发布的视频中，得知城区
一所幼儿园组织了这场劳动实践活动。 视频中，孩子们还参加了摘棉
花、捡山芋劳动。 地里的棉花秃着枝秆，洁白的棉絮从棉壳中吐出来，
如蝴蝶，如雪团，惹得孩子们欢呼雀跃地跑去扑捉和采摘。 另一块地
里，大人在挖山芋，小朋友跟在后面，拿着小铲，学着大人的样子，撅
着屁股在翻挖过的地垄间刨土，每当刨出一根被掩埋的山芋，立即丢
了小铲，一把将山芋抱在怀里，哈哈大笑，豁着牙的小嘴怎么也合不
拢。

———多么亲切的画面啊。
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小时候在乡下，我刨过山芋，摘过棉花，剥

过黄豆，拾过稻穗，扒过泥鳅，挖过猪菜，赶过鸭阵，骑过黄牛，捕过鸣
蝉，捏过泥人，吹过柳笛……天天与泥土打交道，与草木打交道，沾染
地气，愉悦身心，尽管物质上并不富裕，但在精神上却十分富有。 很多
个黄昏，站在城市阳台的防盗网里，每每想起童年和童年的乡土，想
想现在的孩子如温室里的花朵不沾泥土，心里总会生出许多感慨。

幸好，还有老师组织孩子科普农学知识，让孩子们懂得每一粒米
都来之不易；幸好还有农场主愿意提供实践基地供孩子们体验，让孩
子们分清稻子是稻子麦是麦，在实践中既能学到知识，又能感受到劳
动之美、收获之美。

“这是稻子不是麦。 ”听着朴实的话语，我仿佛看到大地上一垄垄
庄稼的新苗，正在拔节生长。

爱 情 词 典
黄燕凤

他和她都忘我地沉浸在爱河之
中时， 她送给他一个带着小锁的日
记本， 她说： “这是我送给你的爱
情词典。”

他要打开 ， 她立即制止 ： “现
在不能看 。” “什么时候可以看 ？”
她犹豫一下： “到时候我告诉你。”
她笑得幸福而腼腆。

他对她倍加呵护 ， 她对他也是
体贴入微 。 尽管偶尔有些小争吵 ，
但并不影响他们的爱情一路欢歌前
行。 经过了一番准备后 ， 他们走上
婚姻的殿堂， 西装革履的他帅气阳
光， 洁白如雪的婚纱把她装扮得如
美丽的公主。

新婚之夜 ， 他拿出了那本爱情
词典， 她递给了他开锁的钥匙 。 他
开日记本 ， 只在扉页看到一个字 ：
你 。 他疑惑不解地看着她 ， 她说 ：
“你是我心里的惟一 ， 在我的世界
里， 只有你， 爱你胜过爱自己。”

他感动地差点掉下泪来 ， 紧紧

抱着她。 她拿起笔躲着他 ， 用笔在
爱情词典里写着什么 ， 写完后锁好
日记本， 把钥匙收藏起来。

几年后， 在家庭的凡尘琐事中，
他和她的争吵渐渐多了起来 ， 他脾
气暴躁， 她据理力争 。 在一次剧烈
争吵中 ， 都在气头上 ， 互不退让 ，
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两个人吵累了，
都默不作声， 她找出日记本和钥匙，
轻轻递给他 。 他打开他们的 “爱情
词典”， 在写着 “你” 字的扉页上 ，
他又看到了一个 “我” 字。

她说 ： “我的心里只有你 ， 可
是爱情， 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 我
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爱才是最完美、
最纯真的爱。”

他合上他们的 “爱情词典”， 心
里突然豁然开朗起来 ， 爱情需要两
个人共同呵护 ， 两颗心的无芥与交
融， 爱情才会如青柏 ， 无论风霜雨
雪， 永远绿意盎然。

在爱情词典里， 只有你和我。

秋 收
周德梅

秋收的序曲是从铁匠铺开始的， 一到
收割季，家家都要打制两把新镰刀，铁匠铺
里炉火旺盛，叮叮当当，打铁不歇。 新镰刀
买回来，父亲骑在长凳上沙拉沙拉地磨，磨
一会儿，用手指试试刀锋，再磨，再试。

雨后初晴的日子做稻场， 铺点草末碎
屑在场上， 用石磙将场面轧平， 若久旱不
雨，就要洒水轧场。 石磙不能用牛拉，牛身
太重，会在潮软的地面上踏出牛脚迹，须得
两个人拖着石磙在稻场上一圈一圈地走 ，
直到把满地胶泥轧得平平整整。

终于开镰了，父母起早贪黑在地里，右
手提刀，左手扶稻，镰刀顺着秧路子一排一
排地割，一刀撸下五六撮，割下的稻往左靠
在没割的稻上，一路靠着割过去，直到左手
拢不下了，就用镰刀勾着放在草绳上，放个
两三次，一捆稻就满了，捆扎好的稻捆立起
来，放在太阳下面晒，待青黄硬挺的稻草晒
得绵软金黄，就可以往稻场上担了。

担稻把子最是辛苦，田间没有路，所有
的稻捆都是通过肩膀运到稻场上。 父母的
肩头开始是磨破了皮，在磨破处继续磨，慢
慢磨出了老茧。 父亲光着膀子，走路大步流
星，饿了回家吃个饭团子，嚼两个生辣椒，

渴了喝瓢井拔凉（刚打上来的井水 ），三扒
两咽之后，又风风火火地出门了。 母亲的脸
晒得黑红，汗水从未干过，在干活的间隙回
来给妹妹喂奶， 有时候也会让我把妹妹送
到地里吃，母亲坐在田埂上摘下草帽，一边
扇着怀里的妹妹，一边扇向我。

一田一田的稻子割下来， 再一担一担
地挑到稻场上，如果老天作美，可以一鼓作
气将稻子割完、担完、打完，如果老天不作
美， 稻捆就得一直堆在场上， 若遇久雨不
晴，更是揪心，眼睁睁地看着稻子从受潮到
生芽。 所以收割季，大人是不舍得睡觉的。

半夜，小孩子也会在睡梦中被喊醒，一
个个睁着惺忪的睡眼，跟着大人去摊场，爬
到稻捆堆上，用铁叉把稻堆扒开，把潮热的
稻捆叉下来，稻捆摆在场上抖开，把稻头露
出来，稻草摊均匀。

摊好场，小孩可以回家再睡一会儿，大
人留在场上， 父亲赶着牛在场上一圈圈地
走，母亲睡在草堆旁边，中途翻场时，起来
跟父亲一起翻。 一场稻打下来，要轧三遍，
翻三遍，等到第三遍的稻草叉走，已到了第
二天的上午。 牛卸下石磙休息，父亲和母亲
将稻谷草末收拢在一起，若有风，就趁风扬
场，父亲握着一把木掀，把稻子一掀掀铲起
来抛向空中，风把草末吹走，谷粒落在稻场
上，一掀掀，一掀掀，每一粒稻谷都要经过
父亲的木掀， 千斤万斤的粮食都由他的胳
膊抛向空中，再落下来。

扬完场，已是傍晚，金黄的稻谷堆在稻
场上，像座金字塔，大人吩咐小孩子把吃饱
新稻草的牛牵回家，路上顺便饮牛，来时再
带些青灰（草木灰）过来，青灰是给谷堆上
撒花纹做记号，以此防盗。

虽然做了防盗，夜晚还是要看场的，父
亲有时在草堆头前搭一个窝棚， 有时会在
草堆肚里挖个洞， 夜晚睡在棚下或洞里看
场，就不会被夜露打湿被褥，这窝棚和草堆
洞对小孩来说，简直就是乐园。

好多家的稻场连在一块的， 小孩们吃
过晚饭都聚在了稻场上， 在各家的窝棚洞
里躲迷藏、爬“山洞”，在厚厚的稻草上扎跟
头，在草堆边竖一溜“蜻蜓”（倒立），看谁竖
得久，爬到草堆顶上一起往下溜，围着草堆
追逐疯跑……

月亮升起来了，露水也下来了，风里有
了凉意，也有稻谷的清香，小孩们一个个玩
得蓬头垢面，满身草屑，渐渐困倦散去，我
摸摸弄散的头发， 发现辫子上那朵塑料花
只剩下花蒂，花瓣不知去向。 那是一朵粉红
色的月季花，花朵非常逼真，戴在头上像真
的一样，母亲去大姨的代销点买的，如今只
剩一个梗子了， 我捏着那梗子， 披散着头
发，一路抽抽嗒嗒地回家。

走到圩沟边， 听到四娘娘家的三哥在
使牛了，石磙咿呀咿呀地唱，伴着石磙唱的
还有三哥唱的流行歌曲，《十五的月亮》洇
在圩沟的水面上，滟滟地荡过来……

散 步
马海霞

那年，我毕业后，分配进了一家企业上班。 单
位离家远，没有女职工宿舍，我和同事甜梅就在离
单位四里外的老旧小区租了一间房子， 每天踩自
行车上下班。

单位经常加班，晚上九、十点钟才下班是常有
的事儿。从单位到出租房，一大段路是繁华地段，有
路灯，沿街有商铺，即使深夜，也热闹非常。 可是最
后有一段路，没有路灯，沿途只有一家废旧小厂，路
边是垃圾场和荒地。 每次骑着自行车经过那里，我
和甜梅都拼命蹬车，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前行。

一次，我和甜梅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半，天下着
小雨，手电筒穿过雨披和雨幕，灯光微弱又朦胧。
路过垃圾场时， 我模糊看到前面有个人影站在路
边，我俩都吓得不轻，壮着胆子走过去，才发现不
是人，是被风刮断的一根树枝斜靠在电线杆旁。

我和甜梅想换个离单位近的地方租住， 但一
直没找到合适的。 好在不久，废旧小厂租了出去，
看大门的是一对老夫妇，看样子吃住都在厂里。有
时晚上下班， 我们远远就能看到门卫室亮着的灯
光，心里便升腾起一种安全感，这段路也不似往常
那样让人害怕了。

没多久， 我们还发现， 这老两口挺爱锻炼身
体，晚饭后闲来无事便在大门口散步。我们有时下
班路过，还能看到这对老夫妇在大门口走来走去。

远远看到我们，大妈开始打招呼：“才下班吗？ ”
我们应声，边蹬车边和大妈寒暄几句。然后我们在前

面骑车，大爷大妈在后面走，大爷的手电筒比我们的
手电筒可亮多了，我们在前面骑车能借光不少。

有时我们加班很晚，大爷和大妈竟还在厂门口
来回踱着步锻炼呢。 我路过时，跟他们打招呼，问他
们怎么还没睡，大爷说：“小偷都是深夜出没，越是这
个点，我越不敢睡觉，来回走走，精神精神。”大妈说：
“人上了岁数，觉少了。 白天职工都上班了，我俩还
可以轮流休息。 ”

后来，和大爷大妈熟悉了，见到我们回家，大
爷大妈还会打着手电筒送我们到楼下， 等我们开
了房间灯，他俩再撤退。 大妈说，反正是锻炼，走哪
里都是走。

两年后，单位盖了女职工宿舍，我俩才搬离那
个地方。走的那天上午，我和甜梅特意去和大爷大
妈道别。

大妈无意中说了一句：“还得感谢你们呐，这
每天晚上坚持锻炼， 我觉得自己腿脚都利索了不
少。 ”我一愣，大爷这才告诉我们，他们以前并没有
晚上散步的习惯， 是看到我和甜梅两个姑娘家老
是很晚下班，这才有心打着手电筒送我俩一程，但
又怕大晚上的吓到我俩， 于是才拉着大妈一起出
来“散步”。

大爷说，以前大妈都不爱运动，这两年天天陪着
他出来“散步”，现在一天不走都觉得身子不爽利了。

我和甜梅不禁相视莞尔一笑：“谢谢大爷大
娘。 运动有益健康。 但这也是好人有好报啊！ ”

盗 猎
黄超鹏

阿炎正在自家菜地里忙活， 看
到远处阳光照耀下的山口走来两个
人。 等走近一瞧， 阿炎认出领头的
那位 ， 是自己的发小兼好友陆晓 ，
另一位则背着一个长长的背包， 戴
着一副金边眼镜， 圆圆的脸上堆着
笑。

“你怎么回来啦？” 阿炎忙跟陆
晓打招呼。

“专程来看你的。” 陆晓走到他
身边， “趁今天休假， 带朋友回乡
转转。”

阿炎请两人回家喝水 ， 一阵寒
暄， 才弄明白陆晓的那位朋友是个
摄影师 ， 这趟是专门来拍朱 的 ，
想请阿炎当导游。

村子附近这片山是朱 迁飞的
停歇地。 阿炎从小在山里长大， 对
朱 这种珍稀鸟类十分熟悉。

阿炎本不大想去惊扰朱 的安
静生活 ， 禁不住陆晓恳切的目光 ，
便领着两人朝屋后的山梁走去。 临
出门， 他还顺了冰箱里的一小碗碎
肉， 打算吸引朱 靠近， 好让摄影
师拍到绝佳的照片。

王哥不禁朝心思细腻的阿炎竖
起大拇指。

三人走在山路上， 阿炎见王哥
背着大背包有些吃力， 说可以帮忙
背一会。 王哥婉拒了， 解释说是摄
影器材， 比较贵重。

阿炎没多想， 很快 ， 他们就到
了朱 常停留的山林处。

蹲了没一会， 天空有影子掠过，
两只翩翩起舞的朱 轻盈地落到树
上。 王哥不知何时已从背包里掏出
相机， 对着优雅的鸟儿不停地按下
快门。 这一对森林精灵像是发现了
阿炎放在地上的碎肉， 一个俯冲下
来。

这时， 王哥突然蹑手蹑脚地从
背包里掏出什么， 然后举起来朝鸟
儿们对准。

“你干什么 ？” 阿炎转身一看 ，
吓了一跳， 问道。

王哥正端着一支猎枪 ， 认真地
朝前方瞄准 。 他朝陆晓笑笑 ， 问 ：
“你这朋友……你之前不是说他捉过
鸟吗 ？ 是不是想要钱 ， 可以开个
价！”

陆晓忙挡在两人中间， 朝阿炎小
声说道： “有话好说， 你先别急。”

阿炎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了 。 年
轻的时候 ， 他是村里出名的刺头 ，
偷砍滥伐珍贵树木， 运出去倒卖盈
利， 还私下捕猎珍稀动物。 几年前，
有外地人出高价请他偷盗几只朱
去贩卖 ， 他一不小心就走上错路 。
东窗事发后 ， 他被关了两年监狱 ，
几个月前才刚从里面出来。

“既然你是捕猎高手， 不如咱们
合作， 把这鸟卖到国外去， 标本能
值好多钱， 绝不让你吃亏。” 王哥端
着枪， 又诱惑道。

阿炎轻皱了下眉 ， 随即展开 ，
嘴角露出笑容道： “原来你们来这
是这个目的， 早说嘛。 想捕鸟 ， 看
我的， 把枪给我， 我枪法又快又准，
保证两只都跑不掉 。” 王哥迟疑了
下， 将手中的猎枪缓缓递了过去。

一接过枪， 阿炎往后急退两步，
故意弄出大响动， 惊跑了两只朱 。
接着他朝陆晓两人吼道： “都别动，
你们想盗猎， 先过了我这关！”

话音刚落 ， 王哥笑了 ， 陆晓也
笑了。

“你还笑得出来， 陆晓， 想不到
你是这种人， 身为保护区的工作人
员， 知法犯法……” 阿炎无比生气。

陆晓还在笑 ， 说 ： “你先看下
枪里有没有子弹吧。”

阿炎一愣 ， 一番端详 ， 发现果
然是把空枪。

“恭喜你， 过关啦。 这是一次考
试！” 陆晓道， “给你正式介绍下，
王哥， 是朱 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的领导， 上回你不是在电话里请
我帮忙， 说想当护鸟志愿者吗？”

王哥接过话来 ， 说 ： “你们村
正好在保护区范围内， 我们也特别
需要像你这种熟悉朱 特性 、 热爱
野生动物保护的志愿者。”

阿炎一下子全明白过来了 ， 不
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突然， 他又指
向天空， 说， “看， 那一对朱 又
飞回来啦。”

陆晓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
看着天上那对鸟儿，感慨道：“朱 飞
回来了 ， 你也回来啦 。 有了朱 ，
森林变得更美了， 希望你能和我们
一起， 让这一份绿水青山长久地保
留下去， 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阿炎望着天边壮观浑厚的落日，
重重地点了下头。

世间万象

人生百味
凡人心迹


